
A49 文匯副刊采風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見多
識廣
尹樹廣

近
來
，
中
東
戰
火
紛
飛
。
俄
國
戰
機
被
土
耳

其F-16

擊
落
，
跳
傘
機
師
再
被
親
土
耳
其
的
敘

利
亞
「
土
庫
曼
旅﹂
士
兵
打
死
。
普
京
以
牙
還

牙
，
下
令
將
肇
事
旅
長
擊
斃
，
並
將
世
界
最
先

進
的
「S-400

﹂
防
空
導
彈
擺
到
土
耳
其
人
鼻

子
底
下
。

二
十
年
前
，
我
到
土
庫
曼
斯
坦
採
訪
，
才
搞
懂
一
點

土
庫
曼
人
究
竟
是
何
方
神
仙
。
原
來
，
它
的
祖
先
一
千

多
年
前
生
活
在
我
國
北
方
的
草
原
地
區
，
極
可
能
是
強

悍
一
時
的
突
厥
人
一
支
，
後
來
向
西
遷
徙
到
里
海
沿
岸

和
阿
姆
河
中
下
游
。
今
天
的
土
庫
曼
人
是
跨
界
民
族
，

主
要
散
居
在
中
亞
西
部
和
伊
拉
克
、
伊
朗
、
土
耳
其
和

敘
利
亞
等
中
東
國
家
。
在
土
國
首
都
阿
什
哈
巴
特
採
訪

時
，
該
國
外
交
部
官
員
曾
送
我
一
本
印
刷
粗
糙
的
小
冊

子
︽
世
界
土
庫
曼
人
︾
︵T

H
E
T
U
R
K
M
EN
S
O
F

T
H
E
W
O
R
LD

︶
，
其
中
說
全
球
有
二
十
餘
個
國
家
生

活
着
土
庫
曼
人
，
中
國
青
海
的
撒
拉
爾
人
也
算
成
了

﹁
土
僑﹂
。
也
難
怪
，
當
時
土
國
獨
立
僅
僅
幾
年
，
宣

傳﹁
土
庫
曼
人
遍
天
下﹂
，
無
非
是
為
了
振
奮
本
民
族

精
神
罷
了
。
這
本
小
冊
子
喚
起
我
對
中
亞
跨
界
民
族
問

題
的
好
奇
心
。

現
代
土
庫
曼
人
與
土
耳
其
人
的
祖
先
突
厥
人

︵T
U
R
K

︶
，
均
是
由
我
國
北
方
草
原
地
區
西
遷
至
中

亞
西
部
和
小
亞
細
亞
半
島
的
。﹁
雙
土﹂
與
我
國
西
北
的
維
吾

爾
、
哈
薩
克
、
柯
爾
克
孜
︵
境
外
為
吉
爾
吉
斯
︶
、
烏
茲
別
克
等

民
族
一
樣
，
都
屬
操
突
厥
語
的
民
族
，
在
宗
教
、
習
俗
和
語
言
等

方
面
接
近
，
見
面
時
不
用
翻
譯
就
能
溝
通
，
反
映
出
廣
袤
內
亞
地

區
豐
富
而
複
雜
的
民
族
構
成
。
土
庫
曼
人
是
講
突
厥
語
民
族
中
最

早
信
奉
伊
斯
蘭
教
的
民
族
之
一
，
與
操
伊
朗
語
的
粟
特

︵SO
G
D

︶
等
族
一
樣
，
為
絲
綢
之
路
繁
榮
作
出
了
很
大
貢
獻
。

中
國
著
名
突
厥
語
言
學
者
胡
振
華
教
授
曾
告
訴
我
，
中
國
唐

朝
一
個
名
叫
杜
佐
︵734

︱812

︶
的
人
編
寫
了
一
本
︽
通
典
︾

︵
中
國
歷
代
典
章
制
度
大
全
︶
，
說
﹁
粟
特
﹂

︵SIO
K
-G
U
E

，
即SO

G
D
IA
N
A

︶
，
在
葱
嶺
︵
中
國
史
籍

對
帕
米
爾
的
叫
法
︶西
，
大
國
。
一
名
粟
特︵SIO

K
-D
EK

，
即

SO
G
D

︶，
一
名
特
拘
夢︵T

E-G
O
U
-M
A
N

︶。
出
好
馬
、
牛
、

羊
、
葡
萄
諸
果
。
出
美
葡
萄
酒
，
其
土
地
水
美
故

也
。
…
…
…﹂
中
國
學
者
認
為
，
這
裡
的
「
特
拘
夢﹂
係
「
土

庫
曼﹂︵T

U
R
K
M
A
N

︶的
漢
字
音
譯
。
史
料
載
，
土
庫
曼
人
在

八
九
世
紀
初
到
中
亞
時
與
粟
特
人
都
住
在
烏
爾
根
奇
、
撒
馬
爾

罕
︵SA

R
M
A
R
K
EN

︶
和
布
哈
拉
︵BU

H
A
R
A

︶
一
帶
。
所

以
，
唐
王
朝
與
西
域
的
交
流
就
包
括
與
粟
特
和
特
拘
夢
等
民
族

的
交
流
。
在
後
來
的
漢
文
史
料
中
，
一
般
將
土
庫
曼

︵T
U
R
K
M
A
N

︶寫
作
「
突
厥
蠻﹂
︵T

U
-G
U
E-M
A
N

︶
。

當
然
，
西
域
民
族
史
錯
綜
複
雜
，
這
也
只
是
一
家
之
言
。

蘇
聯
時
期
，
土
庫
曼
斯
坦
等
中
亞
加
盟
共
和
國
幾
乎
與
世
隔

絕
，﹁
俄
羅
斯
化﹂
嚴
重
，
外
界
知
之
甚
少
。
我
在
中
亞
工
作

期
間
，
中
國
人
戲
稱
土
庫
曼
為﹁
土
苦
慢﹂
，
形
容
該
國
經
濟

落
後
、
生
活
條
件
艱
苦
、
辦
事
效
率
低
下
。
今
天
的
土
庫
曼
斯

坦
還
被
西
方
媒
體
稱
為
最
個
人
崇
拜
和
專
制
的
國
家
之
一
，
但

由
於
它
西
瀕
里
海
，
南
接
伊
朗
和
阿
富
汗
，
北
和
東
鄰
哈
薩
克

斯
坦
和
烏
茲
別
克
斯
坦
，
戰
略
地
位
重
要
，
尤
其
是
它
是
世
界

天
然
氣
出
口
大
國
，
成
為
各
大
國
拉
攏
的
對
象
。
香
港
人
與
土

庫
曼
人
的
生
活
離
得
很
近
，
香
港
人
每
天
使
用
的
天
然
氣
就
是

從
土
國
千
里
迢
迢
運
來
的
。
還
有
，
我
國
青
海
的
撒
拉
爾
人
與

土
庫
曼
人
同
宗
同
族
，
是
元
朝
時
從
土
國
東
部
馬
雷
地
區
遷
徙

來
的
。
經
過
八
百
年
生
息
繁
衍
，
撒
拉
爾
人
已
不
是
什
麼﹁
土

僑﹂
，
早
成
為
中
華
民
族
大
家
庭
的
一
員
了
。

冷
戰
後
，
土
耳
其
極
力
鼓
吹﹁
泛
突
厥
主
義﹂
和﹁
泛
伊
斯
蘭
主

義﹂
，
搞
出
各
種﹁
操
突
厥
語
國
家﹂
政
經
和
文
化
團
體
。
埃
爾
多

安
近
年
更
是
野
心
膨
脹
，
扶
植
敘
利
亞
境
內
的
土
庫
曼
族
勢
力
，
企

圖
在
後
阿
薩
德
時
代
建
立
親
土
政
權
，
普
京
能
答
應
嗎
？

土庫曼人的前世今生

最
近
和
幾
位
同
學
茶
敘
，
他
們
大
部
分
已

退
休
或
行
將
退
休
；
更
絕
大
部
分
是
位
居
管

理
層
。
回
憶
浮
沉
職
場
半
生
，
各
同
學
不
禁

感
慨
萬
分
：
年
輕
時
要
迎
合
上
司
，
卑
躬
委

身
；
到
自
己
做
上
司
時
，
要
討
好
下
屬
，
務

求
工
作
順
利
完
成
。
上
司
一
職
，
如
何
做
到
面
面

俱
圓
，
不
至
於
在
退
休
離
職
的
那
一
天
，
遭
下
屬

﹁
放
爆
竹﹂
送
走
。

心
目
中
的
理
想
上
司
，
各
人
要
求
不
同
。
A
希

望
上
司
慷
慨﹁
識
做﹂
，
薪
水
加
得
多
，
遲
到
早

退
，
隻
眼
開
隻
眼
閉
。
B
希
望
上
司
尊
重
下
屬
，

不
得
呼
喝
辱
罵
。
C
的
宗
旨
是﹁
士
為
知
己
者

死﹂
，
上
司
若﹁
識
貨﹂
器
重
他
，
他
會
兩
肋
插

刀
，
赴
湯
蹈
火
。

某
生
果
報
記
者
的
薪
水
高
冠
全
行
，
但
老
闆
經
常
在
編
採

會
議
上
，
用
粗
話
問
候
下
屬
娘
親
。
據
說
，
記
者
的
高
薪
是

包
括
了
要
忍
受
老
闆
的﹁
問
候
費﹂
。
另
外
，
某
航
空
公
司

公
關
部
有
一
大
姐
大
，
宴
請
傳
媒
飲
下
午
茶
時
，
指
使
下
屬

侍
候
倒
茶
︱
︱
是
專
為
她
倒
茶
。
記
者
看
在
眼
裡
，
大
姐
大

的
公
關
功
夫
，
盡
廢
。

本
人
最
討
厭
的
上
司
，
是
無
料
而
霸
權
，
忌
妒
下
屬
，
偏

私
，
搞
分
化
，
搞
辦
公
室
政
治
。
我
不
強
求
年
年
加
薪
，
如

果
經
濟
不
景
，
甚
至
可
以
減
薪
。
如
果
做
錯
事
，
也
不
怕
上

司
責
罵
；
他
在
恨
我
不
成
材
。
如
果
得
到
上
司
器
重
，
雖
不

至
於
視
死
如
歸
，
但
一
定
任
勞
任
怨
。
說
到
底
，
是
要
雙
方

互
相
尊
重
。

到
自
己
升
任
上
司
，
就
好
像
做
了
半
輩
子
媳
婦
，
終
於
當

上
婆
婆
。
我
經
常
警
惕
自
己
，
千
萬
別
重
蹈﹁
婆
婆﹂
覆

轍
。
盡
量
做
到
，
對
下
屬
客
氣
，
要
容
忍
，
給
予
他
們
發
展

空
間
。
不
過
，
還
是
有
人
背
後
批
評
我﹁
生
人
勿
近﹂
。

最
難
忘
的
上
司
是
前
︽
成
報
︾
副
採
主
劉
仕
乾
。
當
年
記

者
每
人
一
本
記
事
簿
，
要
將
自
己
每
日
寫
的
新
聞
剪
下
貼

簿
，
上
司
據
此
評
核
加
薪
。
我
反
對
，
因
貼
得
最
多
的
，
是

專﹁
炒﹂
晚
報
和
電
視
台
漏
網
新
聞
的
寫
手
。
劉
先
生
主
持

公
道
，
取
消
了
。
眾
人
心
服
口
服
。

理想上司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今
年
中
秋
最
教
人
失
望
的
，
是
街
上
已
很
少

人
玩
真
火
燈
籠
，
即
使
是
熒
光
燈
籠
也
不
多
，

時
下
小
孩
對
玩
火
和
燈
籠
似
已
沒
興
趣
。
日
後

傳
統
月
餅
和
燈
籠
，
怕
要
在
博
物
館
才
見
得

到
。
中
秋
節
人
人
手
挑
燈
籠
，
微
弱
神
秘
的
小

燭
光
一
晃
一
晃
，
火
乘
風
勢
把
燈
籠
燒
着
，
小
孩
興

奮
雀
躍
的
樣
子
︱
︱
這
些
我
們
曾
非
常
熟
悉
的
香
港

街
景
正
迅
速
消
失
。

其
實
中
秋
節
的
另
一
重
要
街
景
，
早
在
廿
多
年
前

已
消
失
，
就
是
旺
角
傳
統
酒
樓
的
巨
型
月
餅
廣
告
。

彌
敦
道
上
的
龍
鳳
、
瓊
華
和
五
月
花
酒
樓
，
中
秋
前

都
會
搭
起
幾
層
樓
高
的
綵
牌
，
畫
上
嫦
娥
奔
月
或
現

代
美
女
之
類
，
也
有
配
上
時
事
的
，
如
股
市
狂
瀉
就

畫
些
大
閘
蟹
，
寓
資
金
被
綁
。U

w
ants

網
站
有
很
多

當
時
的
有
趣
相
片
和
討
論
。

其
實
消
失
的
街
景
又
何
止
傳
統
節
慶
。
尋
常
百
姓

生
活
的
東
西
，
像
阿
伯
扛
着
長
長
的
衣
裳
竹
，
即
以
前
家
家
在

騎
樓
晾
衫
用
的
竹
枝
，
邊
走
邊
賣
，
喊
的
是﹁
衣
︱
︱
裳

竹﹂
，
個
個
喊
法
不
同
，
跌
宕
有
致
。
還
有
揹
着
磨
刀
工
具
箱

的
阿
伯
，
在
街
頭
巷
尾
喊﹁
鏟
︱
︱
刀
磨
鉸
剪﹂
，
有
生
意
就

停
下
來
，
磨
完
就
繼
續
上
路
。
還
有
叫
賣
豆
腐
花
、
豬
腸
粉
、

雞
仔
餅
和
冬
日
晚
上
拎
個
銻
煲
喊
賣
熱
裹
蒸
粽
的
。
這
些
營
生

都
是
一
人
操
作
，
揹
着
簡
單
的
架
生
流
動
經
營
，
時
而
停
下
等

客
，
時
而
邊
走
邊
喊
。
我
們
聽
見
這
些
聲
音
就
會
拿
幾
毛
錢
衝

下
街
去
買
，
怕
阿
伯
走
了
，
興
奮
度
直
逼
後
來
的
小
孩
聽
見
雪

糕
車
音
樂
聲
，
或
現
今
孩
子
見
到
麥
記
薯
條
。
較
稀
有
的
，
是

街
頭
藝
人
端
午
節
逐
家
商
舖
挨
着
去
唱
龍
舟
，
一
手
拎
枝
木
或

紙
製
的
小
龍
舟
，
一
手
拎
着
鑼
仔
鼓
仔
便
唱
，
等
店
裡
打
賞
。

我
唯
一
一
次
見
過
是
廿
多
年
前
在
大
坑
，
之
後
再
沒
遇
上
。

新
出
版
的
也
斯
散
文
集
︽
喝
一
口
茶
︾
有
篇
叫
〈
有
一
天
會

不
存
在
﹀
，
說
：
「
我
會
懷
念
這
些
冰
室
的
，
有
一
天
，
當
它

們
全
部
不
再
存
在
的
時
候
。
那
些
瓷
磚
的
地
面
，
洗
地
的
老
婦

人
，
那
些
大
聲
說
話
，
搬
響
刀
叉
的
聲
音
。﹂
我
倒
不
認
為
冰

室
太
高
危
，
因
為
平
民
對
街
坊
廉
宜
飯
餐
的
需
求
太
大
，
反
是

節
慶
和
生
活
趣
味
這
些
東
西
，
說
變
就
變
，
人
心
難
測
。

街景告急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友
人
對
他
的
正
在
讀
高
三
的
女
兒
的
學
習
成
績
憂
煩
不

已
，
依
據
是
女
兒
總
是
在
課
本
的
每
一
頁
邊
角
空
白
處
畫
滿

自
己
創
作
的
各
種
山
川
、
花
鳥
和
人
物
頭
像
。
一
日
，
有
位

從
事
美
術
教
學
的
老
同
學
來
到
他
家
作
客
，
無
意
看
到
女
兒

佈
滿
塗
鴉
之
作
的
課
本
，
止
不
住
驚
叫
起
來
：﹁
這
簡
直
是

天
才
！
可
惜
沒
有
經
過
正
規
培
訓
。
我
們
學
校
正
開
有
考
前
美
術

培
訓
班
，
我
建
議
她
去
報
名
參
加
。
乾
脆
就
報
考
美
術
專
業
。﹂

在
高
考
前
夕
讓
兒
女
停
止
文
化
課
學
習
去
接
受
美
術
培
訓
，
何
況

以
這
樣
的
美
術
基
礎
去
迎
戰
高
考
，
友
人
擔
心
兩
頭
皆
輸
，
專
程

向
我
問
計
，
當
時
占
得
︽
大
蓄
︾
變
︽
泰
︾
卦
，
我
說
：﹁
何
等

暢
達
的
通
天
大
道
！
不
妨
一
試
。﹂
友
人
依
樣
做
了
，
當
年
高

考
，
他
的
女
兒
竟
然
從
三
千
多
名
考
生
中
脫
穎
而
出
，
被
一
所
名

校
的
美
術
專
業
順
利
錄
取
。

大
蓄
卦
探
討
在
已
經
強
大
的
基
礎
上
如
何
積
聚
和
儲
備
起
更
加
巨

大
的
力
量
，
卦
辭
說
：﹁
大
蓄
，
利
貞
。
不
家
食
，
吉
，
利
涉
大
川
。﹂
只
有

以
剛
健
和
篤
實
的
行
動
日
進
無
疆
，
才
能
積
蓄
起
巨
大
事
業
所
需
要
的
巨
大
力

量
。
這
種
力
量
不
是
任
何
個
人
和
家
庭
所
能
容
納
和
獨
佔
的
，
它
是
為
了
開
創

宏
大
的
社
會
事
業
而
儲
備
起
的
充
足
的
實
力
與
後
盾
。
與
具
有
類
似
涵
義
的
前

兩
卦
相
比
，
小
蓄
卦
的
目
的
是
為
了
佐
陽
剛
以
文
德
之
美
，
屯
卦
是
因
力
量
不

足
而
必
須
屯
積
力
量
，
大
蓄
卦
是
在
力
量
已
經
強
大
的
基
礎
上
積
蓄
起
適
應
廣

泛
需
要
的
雄
厚
的
力
量
。
力
量
來
自
積
蓄
，
美
德
也
會
在
積
蓄
中
產
生
，
人
們

要
像
山
嶽
因
吸
納
高
天
之
氣
而
聳
入
雲
霄
一
樣
，
從
廣
闊
無
垠
的
歷
史
經
驗
和

教
訓
中
汲
取
營
養
，
不
斷
屯
壘
起
道
德
和
精
神
的
高
峰
。

初
九
、
有
厲
，
利
已
。
處
在
積
蓄
的
起
步
階
段
，
尤
其
不
能
陷
進
利
用
僅
有

的
積
蓄
實
現
一
夜
暴
富
的
衝
動
，
因
為
現
有
的
實
力
遠
遠
不
能
滿
足
滾
滾
而
來
的

一
環
扣
一
環
的
發
展
的
吞
噬
，
極
有
可
能
被
無
限
高
築
的
債
台
逼
向
亡
命
天
涯
的

道
路
，
這
就
違
背
了
積
蓄
的
初
衷
，
也
徹
底
斷
送
了
積
蓄
的
成
就
與
前
途
。

九
二
、
輿
說
輹
。
一
個
擁
有
深
厚
的
財
富
積
蓄
的
人
，
如
同
坐
上
了
一
台

身
不
由
己
的
車
輛
，
雖
然
掌
管
和
守
護
積
蓄
的
任
務
非
己
莫
屬
，
但
在
如
何

使
用
積
蓄
的
問
題
上
，
周
圍
的
人
們
都
在
費
盡
心
機
，
他
們
前
拉
後
推
地
試

圖
讓
這
台
車
輛
駛
向
他
們
需
要
的
方
向
。
儘
管
他
一
再
解
釋
這
是
一
筆
仍
然

處
在
積
蓄
之
中
的
負
有
重
要
使
命
的
特
殊
經
費
，
儘
管
他
堅
定
不
移
地
採
取

了
緊
急
剎
車
的
行
動
，
龐
大
的
車
體
還
在
人
們
的
推
擁
下
掙
脫
了
拒
絕
行
進

的
車
輪
轟
然
倒
塌
。

九
三
、
良
馬
逐
，
利
艱
貞
。
日
閒
輿
衛
，
利
有
攸
往
。
隨
着
財
富
實
力
的

迅
猛
聚
積
和
增
長
，
各
種
良
機
像
待
騎
的
駿
馬
一
樣
都
爭
先
恐
後
地
紛
紛
送

上
門
來
。
他
知
道
比
起
這
筆
積
蓄
即
將
奉
獻
的
宏
偉
目
標
，
眼
前
的
機
會
都

只
會
帶
來
一
些
無
足
輕
重
的
短
暫
的
快
樂
。
他
無
需
這
群
駿
馬
把
他
載
向
亂

花
迷
眼
的
歧
路
，
而
是
要
勒
緊
馬
韁
對
愈
來
愈
雄
厚
的
積
蓄
進
行
晝
夜
不
停

的
巡
防
警
戒
。

六
四
、
童
牛
之
牿
，
元
吉
。
古
人
在
小
牛
長
角
之
處
架
上
桎
牿
，
目
的
是

讓
牛
長
大
後
不
再
把
尖
銳
的
雙
角
當
成
傷
人
的
武
器
，
這
其
實
就
是
首
先
從

牛
的
心
理
上
抽
除
牛
角
的
兇
暴
之
氣
。
處
在
積
蓄
之
中
的
人
們
，
要
對
日
益

增
長
的
實
力
趁
早
賦
以
文
明
和
正
義
的
性
質
，
使
之
在
獲
得
巨
大
的
量
的
增

長
同
時
，
進
一
步
走
向
精
神
的
崇
高
與
強
大
。

六
五
、
豶
豕
之
牙
，
吉
。
實
力
在
積
蓄
中
已
經
汪
洋
自
肆
，
這
是
一
種
全

方
位
的
力
量
的
強
大
，
既
有
強
大
的
創
造
力
，
也
有
勢
不
可
抑
的
破
壞
力
。

古
人
之
所
以
拔
除
野
豬
口
中
的
利
齒
，
旨
在
釜
底
抽
薪
地
剿
除
牠
們
行
兇
施

暴
的
利
器
。
對
於
所
向
無
敵
的
強
者
，
就
如
同
對
待
一
把
手
官
員
手
中
過
於

集
中
的
權
力
一
樣
，
僅
靠
勸
導
和
教
育
他
們
是
遠
遠
不
夠
的
，
還
必
須
架
起

制
度
的
堅
固
圍
欄
，
堅
決
防
止
和
徹
底
廢
除
他
們
的
強
悍
的
破
壞
力
。

上
九
、
何
天
之
衢
，
亨
。
歷
盡
千
難
萬
阻
，
終
於
積
聚
起
為
實
現
偉
大
抱

負
而
勝
券
在
握
的
力
量
，
這
標
誌
着
正
義
和
文
明
的
力
量
已
經
能
夠
頂
天
立

地
，
氣
吞
山
河
。
擁
有
這
樣
的
力
量
，
一
條
造
福
蒼
生
的
康
衢
大
道
就
會
功

到
自
然
成
地
在
腳
下
豁
然
展
開
，
前
進
道
路
上
的
一
切
障
礙
都
不
過
是
虛
張

聲
勢
，
它
們
必
將
迅
速
瓦
解
並
鋪
展
成
通
達
的
坦
途
。

大蓄卦

作
為
一
個
城
中
女
子
的
我
，
以
香
港
政
壇﹁
四
朵
金
花﹂
為

榮
。
她
們
是
民
建
聯
的
李
慧
琼
、
工
聯
會
理
事
長
林
淑
儀
、
新

民
黨
葉
劉
淑
儀
、
經
民
聯
梁
美
芬
。
在
她
們
領
導
下
的
建
制
派

四
大
政
黨
在
今
次
區
議
會
選
舉
大
獲
全
勝
，
還
有
陳
穎
欣
、
劉

桂
容
等﹁
小
花﹂
是
政
壇
新
星
，
奪
目
耀
眼
，
令
人
刮
目
相

看
。
誰
說
女
子
不
能
頂
半
邊
天
呢
？

當
然
，
建
制
派
在
區
議
會
選
舉
得
到
令
人
驕
傲
的
佳
績
，
是
選
民

認
同
他
們
扎
實
工
作
、
理
性
為
市
民
服
務
的
精
神
和
作
風
。
相
反
，

總
結
選
情
，
反
對
派
成
績
差
強
人
意
，
雖
然
有
所
謂
新
生
代
僥
倖
勝

出
，
但
他
們
不
敢
以
激
進
口
號
和
行
動
在
選
民
前
展
示
，
均
以
民
生

為
先
。
民
意
要
求
實
事
求
是
真
正
為
社
區
服
務
的
議
員
，
亦
對
當
選

議
員
有
新
的
期
盼
。
相
信
無
論
何
種
立
場
的
區
議
員
都
應
切
記
。
今

次
選
舉
，
建
制
派
成
績
不
俗
，
量
和
質
都
令
社
會
滿
意
。
全
港
十
八

區
應
以
愛
國
愛
港
的
力
量
為
主
導
，
相
信
在
包
容
協
調
所
選
出
的
十

八
區
區
議
會
領
導
層
，
在
未
來
四
年
任
重
道
遠
，
領
導
區
議
員
邁
向

新
風
，
減
少
政
治
爭
拗
，
理
性
務
實
為
人
民
服
務
。

還
有
幾
個
月
便
是
立
法
會
選
舉
，
這
才
是
真
正
的
考
驗
。
回
顧

現
屆
立
法
會
，
由
於
受
到
某
些
反
對
派
的
拉
布
攪
局
，
本
屆
特
區

政
府
施
政
舉
步
維
艱
，
浪
費
公
帑
，
經
濟
社
會
發
展
停
滯
不
前
，

市
民
心
中
有
怨
。
今
次
區
選
是
前
哨
戰
，
選
民
心
中
有
數
，
擦
亮

眼
睛
，
要
如
何
認
清
候
選
人
的
真
正
面
目
和
態
度
，
投
下
手
中
神

聖
的
一
票
，
至
為
重
要
。

對
於
新
當
選
區
議
員
，
所
謂
新
生
代
的
某
些
區
議
員
，
我
們
不
要
輕

視
他
們
，
但
不
要
寄
予
重
託
，
我
們
還
應
聽
其
言
觀
其
行
，
是
為
之
最
。

無
論
是
建
制
派
也
好
反
對
派
也
好
，
今
次
選
舉
樂
見
新
人
輩
出
，
接
棒
有

人
。
希
望
他
們
能
擴
闊
視
野
，
多
到
內
地
走
走
看
看
，
多
認
識
國
情
。

時
光
荏
苒
，
今
年
將
止
，
又
是
送
舊
迎
新
時
。
一
年
一
度
特
區
政
府
施
政
十

件
大
事
評
選
將
於
十
二
月
一
日
在
維
園
音
樂
亭
舉
行
啟
動
儀
式
。
數
十
媒
體
、

社
團
共
襄
盛
舉
。
今
年
施
政
大
事
多
多
，
相
信
評
選
專
家
有
排
忙
。

有
一
百
一
十
五
周
年
歷
史
的
香
港
中
華
總
商
會
，
在
君
悅
酒
店
大
禮
堂
舉
行
一

百
一
十
五
周
年
會
慶
酒
會
。
天
大
面
子
請
來
梁
振
英
行
政
長
官
親
臨
致
詞
，
典
禮

上
頒
發
會
董
長
期
服
務
獎
，
超
過
三
十
年
服
務
的
芬
姐
喜
氣
洋
洋
上
台
領
獎
。
會

長
楊
釗
帶
領
一
眾
首
長
與
主
禮
嘉
賓
切
蛋
糕
慶
祝
中
總
一
百
一
十
五
周
年
盛
典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聯
合
書
院
月
前
舉
行
五
十
九
周
年
院
慶
，
院
長
余
濟
美
人
面

甚
廣
，
當
日
前
院
長
陳
天
機
教
授
、
李
卓
予
教
授
、
黃
鈞
堯
教
授
、
馮
國
培
教

授
一
同
參
與
是
次
院
慶
典
禮
，
場
面
十
分
熱
鬧
。
聯
合
書
院
會
董
、
香
港
名
人

蔡
冠
深
榮
獲
加
拿
大
大
學
榮
譽
博
士
，
實
至
名
歸
，
可
喜
可
賀
。

政壇新星「小花」耀眼 思旋
天地
思 旋

個
多
月
前
，
收
到
表
姐
的
訊
息
，
她
女
兒
將
會
結
婚
，

所
以
送
上
婚
禮
的
邀
請
，
對
於
她
的
女
兒
樣
貌
及
近
況
其

實
都
不
太
清
楚
，
因
為
我
們
年
紀
相
距
多
年
，
而
且
自
己

中
學
後
便
到
了
外
國
求
學
，
所
以
基
本
上
是
沒
有
再
接

觸
，
印
象
當
中
仍
然
是
個
十
歲
八
歲
的
小
女
孩
，
雖
然
是

這
樣
，
反
而
令
我
更
加
想
出
席
這
個
婚
宴
，
藉
着
這
個
機
會
，

可
以
知
道
多
些
他
們
的
近
況
，
而
且
我
們
的
親
戚
關
係
，
相
信

從
來
沒
有
變
，
所
以
我
決
定
抽
空
出
席
這
個
晚
宴
。

其
實
自
己
對
於
感
情
事
上
面
都
比
較
珍
惜
，
當
然
珍
惜
家
人

是
必
然
，
而
且
不
只
是
男
女
關
係
，
與
親
友
的
感
情
上
自
己
也

很
着
重
，
尤
其
是
因
為
童
年
的
時
候
，
每
逢
放
暑
假
都
會
到
外

婆
的
家
𥚃
玩
耍
，
因
為
可
以
同
表
哥
表
姐
見
面
，
他
們
會
帶
我

到
處
吃
喝
玩
樂
，
一
個
當
時
是
小
朋
友
的
我
，
有
這
麼
多
長
輩

親
戚
愛
錫
，
當
然
無
任
歡
迎
，
所
以
跟
他
們
的
關
係
也
密
切
，

但
直
至
到
外
國
讀
書
之
後
便
很
少
聯
絡
。

最
記
得
的
一
個
畫
面
，
是
其
中
一
位
表
哥
，
某
天
在
家
裡
聽

唱
片
的
時
候
，
介
紹
了
我
認
識
芭
芭
拉
史
翠
珊
的﹁W

om
an

In
Love

﹂
，
原
來
我
發
現
在
童
年
的
時
候
已
經
很
留
意
音
樂
，

亦
都
很
有
興
趣
知
道
那
些
歌
手
的
資
料
及
歌
曲
，
所
以
我
不
停
問
有
關
正

在
唱
歌
的
歌
手
是
誰
？
而
我
的
表
哥
對
於
樂
壇
的
認
識
也
很
深
，
所
以
他

詳
細
介
紹
給
我
知
道
。

而
另
一
個
深
刻
的
畫
面
，
就
是
某
一
個
星
期
日
，
跟
他
們
一
起
到
酒
樓

吃
點
心
，
我
吃
了
一
個﹁
蓮
蓉
西
米
布
甸﹂
，
還
記
得
當
時
我
說
很
好

味
，
可
不
可
以
再
吃
多
一
個
，
而
其
中
一
個
表
哥
說
了
一
句
說
話
到
今
天

我
仍
然
刻
骨
銘
心
，
就
是
：﹁
少
吃
多
滋
味﹂
，
這
個
道
理
經
常
也
會
在

我
的
腦
裡
出
現
。

自
從
收
到
表
姐
的
邀
請
之
後
，
很
期
待
出
席
這
個
婚
宴
，
因
為
我
相
信

很
多
人
能
夠
與
親
朋
戚
友
聚
會
的
時
候
，
都
是
一
些
喜
慶
場
面
，
所
以
便

有
機
會
與
他
們
敘
舊
。

當
天
因
為
忙
於
在
電
台
工
作
的
關
係
，
所
以
到
晚
宴
差
不
多
正
式
開
始

前
才
到
步
，
但
很
開
心
，
當
我
看
見
很
久
沒
見
的
親
戚
時
候
，
其
中
多
個

表
姐
立
刻
衝
上
前
與
我
合
照
，
這
種
情
景
就
好
像
表
示
我
們
的
關
係
從
來

沒
有
變
過
，
而
且
一
點
陌
生
感
也
沒
有
。

在
整
個
晚
宴
當
中
，
跟
親
戚
們
無
所
不
談
，
除
了
談
及
互
相
的
近
況
滔

滔
不
絕
之
外
，
也
不
忘
拍
照
留
念
，
而
且
智
能
手
機
的
出
現
，
我
們
更
加

可
以
把
距
離
拉
近
，
互
相
交
換
電
話
號
碼
，
互
傳
相
片
，
相
信
這
段
親
戚

關
係
將
會
因
此
更
加
密
切
。

從沒變過

聊易
談經
汪雙六

發式
生活

商台DJ 余宜發

空巢老人的困惑
百
家
廊

張
愛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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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愈下。親友們看在眼裡痛在心裡，紛紛勸他盡
快走出困境。有人還熱情相幫，為他介紹一位合
適的新伴侶，女方是位善解人意、退休不久的護
士長。兩人果然一見鍾情，很快「墜入愛河」，
邱先生臉上重現了久違的笑容，不到三月他倆便
「水到渠成」喜結良緣。可喜的是，兩家兒女對
父母的選擇非常贊同積極支持，使老倆口過得開
開心心其樂融融，邱老的身體也恢復了健康，親
友都誇他們真正迎來了人生「第二春」！
邱教授是當今城市喪偶離異老人一個正面樣
板。隨着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和人們思想觀念的
嬗變，追求幸福業已成為各階層各年齡段人士的
共識。不少孤寡老人奮起追求自己的「黃昏
戀」，迎接生命中的「第二春」，這無疑是社會
文明進步和人性解放的一大表徵。但並非所有踏
進「黃昏戀」的孤寡老人都是幸福的。
我的小區有位黃大姐，夫妻倆均是豫劇演員，結
婚30多年從未紅過臉，感情好得人人羨慕。三年前
老公60歲生日當天，黃大姐一早上街訂了份生日蛋
糕，回家就在廚房忙着料理飯菜，飯前先生上街去
取生日蛋糕，不料在路邊突遇車禍，瞬間喪生。親
人突然陰陽兩隔，黃大姐猶如五雷轟頂，當即昏死

過去。醒來後便要死要活，成天以淚洗面，從此對
生活失去信心，不到半月頭髮全白。
姐妹們很不安，紛紛為她分憂，約她聚會、逛
街、旅遊，黃大姐卻依然陰霾難消。大伙又為她
張羅對象，但一連見了五六位，黃大姐就是沒
「感覺」。直到半年前結識一位姓曹的退休工程
師，她才「來了電」。曹先生十年前喪偶，知書
達理，談吐幽默，一雙兒女均已成家另過。黃大
姐與他大有相見恨晚之感，不到兩月便進入「同
居時代」，雙雙還擺了酒席，請親友見證這場來
之不易的「黃昏戀」，大家總算鬆了一口氣，高
興地為這對「老來伴」慶賀。豈料自從黃大姐踏
進曹家門，不幸就如影隨形悄然來臨。
先是曹先生的兒子對黃大姐橫眼冷對，動輒指

桑罵槐挖苦諷刺，要求父親盡快與她「拜拜」。
接着寶貝女兒惡狠狠來家，對黃大姐惡言相向，
甚至將其衣物扔到窗外，奪過她的飯碗大吼：
「你憑啥吃在我家、住在我家？」幾天後女兒又
帶着女婿和七八歲兒子一股腦兒搬回來，將一個
好端端的家搞得烏煙瘴氣亂七八糟。形同陌路的
兒子更是放出狠話：「你若不跟那女人拉倒，我
們從此不認你這個爹！」氣得曹先生不寒而慄，
痛罵兒女是不敬不孝的「白眼狼」……那場面比
電視劇《空巢姥爺》有過之而無不及！
面對這種淒慘境遇，徒喚奈何的黃大姐只好拎着行

囊悻悻離去，與曹先生的戀情只好「轉入地下」。親
友們聞知後個個搖頭嘆息，真乃情何以堪！表面上
看，黃大姐的結局似乎源於房子、財產和贍養等實際
問題，根本上卻反映出當今中國社會面臨的一個嚴峻
話題：如何破解老年人再婚困惑。我的閨蜜翠英，也
在經歷一場痛苦糾結的再婚博弈。
翠英老家在商丘，原是豫東捲煙廠職工，20年

前該廠與新鄭捲煙廠合併，翠英與幾百名員工面
臨解體，或退休、或下崗、或買斷工齡，她獨自
帶着12歲的孩子到鄭州創業。她賣過服裝、鞋帽
和生活用品，不知吃了多少苦、流過多少淚，經
過漫漫20載艱苦打拚，終於熬過最艱難的日子。
她把兒子撫養成人，又為他置辦婚事，兒媳婦倒
也乖巧聽話，翠英待她如同己出，婆媳關係親如
母女。三口人經營兩家店舖，早出晚歸以誠立
業，贏得不少回頭客，生意蒸蒸日上。
翠英是個善良穩重的單身女人，雖已50出頭，因
為心態好，依然體態勻稱、面容姣好，比實際年齡
年輕許多。她一邊幫兒子媳婦打理生意，還要照看
兩歲的小孫子，一天到晚忙得不可開交。但一靜下
來，心理總有種空落落的感覺。翠英有過一段短暫
的失敗婚姻，離異後心灰意冷，對重建家庭不抱任
何幻想。只是每見別人兩口子相親相愛攜手並肩的
身影，心中不免慼慼然，暗自落淚。
翠英的姐姐對妹妹的心事心知肚明，她是「一
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被過去的悲劇嚇怕
了，但心底裡她又何嘗不想有個溫暖的家呢？一
個偶然的機會，姐姐結識一位喪偶五年的省城資
深報人。這位男士文質彬彬、性格溫順，且談吐
不凡、善解人意，於是姐姐給妹妹牽了紅線，誰

知兩人一見面就「來電」，很快擦出火花，翠英
決心與他共結連理。
翠英的劇變令大伙喜出望外，多年心如枯井的

「冷美人」終於打開感情的閘門。可是，接下來的
事情卻令人不寒而慄：媳婦發覺她的變化後，立即
警覺並懼怕起來，先是發難反對，再是歇斯底里的
哭鬧，讓這個原本和諧之家變得烏雲密佈。其實原
因很簡單：媳婦怕翠英戀愛成功一走了之，再沒空
看管孩子和照顧生意了！陷入兩難境地的翠英傷心
地對我說，究竟何去何從，她也沒了主意……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乃是人類起碼的也
是最緊要的生存權利。孤寡老人大多內心寂寞、
生活艱難，他們期待感情的慰藉，盼望有個知心
人共度晚年。事實證明：大凡擁有「黃昏戀」
者，多是精神愉悅、生活幸福的健康老人；反
之，因子女橫加阻攔而難以再婚的老人，必定抑
鬱寡歡、疾病纏身！
那些竭力反對老人「黃昏戀」的子女忽略了一

個最簡單的道理：老人再婚，不啻是為自己尋找
幸福，也是給子女減輕負擔，為社會緩解壓
力——這是一舉雙贏乃至多贏的明智之舉啊！在
今天，干涉老人再婚，更是違法的事！
「最美不過夕陽紅，溫馨又從容。」今年6月，
電影《紅日》裡成功飾演張靈甫的影星舒適以百
歲高齡在滬仙逝，舒適的黃昏戀就很可點讚——
1975年，喪偶的舒適與同樣喪偶、小他20歲的影
星鳳凰在雙方兒女撮合下重建家庭。婚後兩人舉
案齊眉相敬如賓，還經常攜手出席影壇慶典和各
種公益活動，兩人攜手共度了整整40年幸福生
活，舒老能得享期頤，得益於幸福的黃昏戀啊！


